
月月 红 发 廊
小说 文/木 弓

早上起床 ，站在阁楼的窗边伸懒腰 ，目 光
一下被牵住了 。我满 以为 自 己 是全街起得最早
的，没想到街对面还有一个人 比我起得更早 。
不，准确地说 ，对面有一个姑娘 已 经在干 活 儿
了。这个姑娘 穿着红 色连衣裙 ，与霓虹灯组成
的“月 月 红 发廊”五个 流光溢彩的美术字映在
一起 ，就 构 成 了 一 道 绝 妙 的 风 景 。还 不 止 于
此，姑娘 右手执 袖珍喷壶 ，踩 在梯凳上 ，左手
牵着叶 片 ，一片一片地喷水 。那神情 ，极专注
极认 真 ，不 受 任 何 干 扰。从 上 至
下，从 左 至右 ，不漏落每一片叶 。
末了 ，站到街 中 央 ，望着被她一双
玉手洗去一天尘埃与疲惫的叶片在
晨风中 抖擞精神 ，她甜甜地笑了 。

我真 奇怪 ，不就是两钵塑料花
么，用 得着那么夸张？上班时 ，故
意走过街心 ，仔细一看 ，乖乖 ，哪
里是什么塑料花？原来是两体蔓生
型月 季 花 。左 边 “粉 金 刚”，右 边 “黄 和
平”，枝条攀支架 ，就快形成花门 了 。

以后 的 日 子 里 ，每天清晨看姑娘浇花是我
最愉快 的享受 。我看得极专注极认真 ，不受任
何干扰 。一天早晨 ，我又准时站到 了窗前 ，却
未见姑娘的 身影 。在我等得心焦的时候 ，穿红
裙子 的姑娘 出 来 了 。只见她端 出 一大瓢水分别
向两个花钵里一倒就转身退 了 回 去 。显然这不
是原先那个姑娘 。一连 七八天均是如此 ，我有
些坐不住了 ，惜香怜玉之心顿起 ，是 累 倒 了 ？

还是病倒 了 ？我决定亲 身一探 。
转过屏风 ，见里面坐着三两个 男女 。正不知

所措 ，里 屋 转 出 红 裙 姑娘 ，笑 吟 吟 地 对 我 说 ：
“ 先生 ，对不起 ，正忙着 ，请稍候。”把我让到

沙发上 ，回 身倒 了一杯茶 ，轻柔地说道：“喝杯
苦丁茶 ，消 消暑 ，看 看 电视或翻翻杂志 ，一会儿
就好。”然 后就转 身忙她的去了 。我环顾四周 ，
这个十一二平方米的接待室除了 沙发 、茶几 、电
视、杂志外 ，全是一钵 一钵的 月 季花 。我粗略看

了一 下 ，有 墨 红 、雪 峰 、杏 醉 、无 忧女 、满天
星、金背大红 等十数个品种 。有的 尚 无花蕾 ，有
的含苞欲放 ，有的则开得耀眼夺 目 ，阵阵香气袭
来，令人如痴如醉……

轮到 我 的 时 候 ，只 理 发 修 面 。事 毕 ，问
价，答 日：“5元。”我 自 作聪明 ，认 为 不是她
说错 了 ，就 是 我 听 错 了 ，遂 递 过 50元 转 身 就
走。红 裙 姑 娘 追 了 出 来：“先 生 ，慢 着 ，这 是
找您 的，45元 ，请 收 好。”我 睁 大 一 双 虎 眼 望
着她 ，她 会 意 地 解 释 道：“我 们 是按 服 务 项 目

收费 ，价格 表贴 在 墙 上 ，您请看 ，理 发3元 ，
修面2元……”我于 明 白 与 糊 涂之 间 想起 了 此
行的 本 意 ，遂 向 红 裙 姑 娘 问 道：“你 们 还 有
位服 务 小姐呢？”

“ 这 几天就 只 我一个服 务 员。”
“ 这……我是说 ，早上浇花那位 呢？”
“ 就是我呀！”
“ 不 ，不对 。以 前那位……”
“ 哦 ，您 说 的 是 我 老板 儿？她 呀——回

乡下办喜事去 罗 ！”
“ 老板 儿？乡 下？喜事？”
“ 是 呀 ！这 有 什 么 奇 怪 的 ？

我老 板 儿 没 当 老板 儿 以 前 就 是 乡
下人 ，南 下 打 工 ，学 艺 三 年 ，才
回来 当 的 老板 儿。”

“ 她——没找个城里 人？”
“ 嘿 ！我 也 这 样 问 过 她 ，可

她说 乡 下 人 勤 快 ，实 在 ，靠 得
住。”

“ 嗯——她 ，还 回来吗？”
“ 回 来 ，当 然 回 来 ！您找她有事？”
“ 不不 ，没事 ，没事。”

过了 两 三 天 ，她 果 然 回 来 了 。她每 天 早
上仍 然 极专 注极 认真 不 受 任何 干 扰地浇 花 ，
我每 天 早上 也 仍 然 极 专 注极 认真 不 受 任何干
扰地 看 她 浇 花 。但 我 再 也 没 有 去 过 她 的 发
廊，毕 竟普通理 发 店 3元 ，街头路边理 发 摊 点
块半 的价格 更适 合我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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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去 了 。在这个世界上 ，我所偎依的凭
藉突 然 消失 了 。尽管父亲卧病在床 已经五年 ，
早已 不能给我任何实质上 的 帮助 ，但在心理
上，父亲就象 脊背后面 的墙 ，总给人一种安全
的感觉 。不管走到哪里 ，总觉得随时都能靠在
墙上休 息 。现在这种感觉没有 了 ，墙突然坍塌
了。父亲去了 。撇下我去了 。唯一可以信赖的精
神上 的 墙 不存在 了 ，世 界一夜 间 变得有些空
荡。我知道 ，父亲的位置要我填补 ，墙的角色要
我承 当 。一种责任感 、使命感油然而生 。父亲去
了，没有什么人可 以依赖了 。我也到 了 知命之
年，我将独 自 负责了 ，独 自面对世界了 。

父亲是五年前的一个秋 日 突然脑出 血发
病的 。那是1994年9月 份 ，将要收秋的 当 口 。在
父亲 发病的前两天 ，我见到他一面 ，那是他作
为健康人最后一次 出现在我面前 。那天傍晚 ，
我蹬 着 三轮车 从县城拉 货 回 小镇 ，在一个三
叉路 口 和 父 亲相遇 。只 见他用 自 行车驮着很
大的 一捆糜 ，大 约 有一 、二 百斤重 ，从西边过
来。父亲艰难地将车子停在路边 ，站着和我说
话。他的眼神显得劳顿和苦涩 。当 时他 已是六
十五 岁 的 人 了 ，身 子 骨 还 硬 朗 。太 阳 快 落 山
了，我怕他受 黑 ，就没敢 多 耽搁他的时 间 。看
着他驮 着 一大 捆糜 子骑车而去 的 背 影 ，我眼
眶潮 湿 了 ，心 口 发热 。要是在 工厂 或城镇 ，父
亲该是退休的人了 ，象其他老年人一样 ，领着
退休金 ，安度晚年 ，过另外一种 日 子 。但他不能够 ，或着
说不愿意 ，他仍然顶风 冒 霜 ，挑着生活的担子 ，在操劳 、

奔波 、忙碌 ，不肯闲下
来。

我是不善言谈 的
人，父 亲 也 是 一 个 不
善用 言语表达感情的
人，真 象 一 首 歌所 唱
的那样，“一对沉默寡
言的 人”。但我 知 道 ，

父亲 是深深 爱 着 我 的 。他 的 爱 是用 眼神 表达 出
来的 ，是用 动作 表现 出 来 的 。那 年夏天 ，我 回家
帮麦收 。吃罢午 饭 ，父亲拉了一条竹席在门 口 躺
着乘凉 ，我在旁 边 坐着 小板 凳看书 。突 然 ，我感
觉到父亲奇异的眼 神 。他拧过头静静地看着我 ，
一声 不 响 。就这样过 了好长 时 间 。我埋头看书 ，
装作没有察觉 。当 我 目 光从书上移开的瞬间 ，发
现他还 在看着我 ，好 象要把我吸进眼里似的 。就
这样静静的 ，静静的 ，好长时间 ，好长时间……。
谁知道父 亲 的心里想些什 么 ，或许什么也 没有
想，他 只 是用 这样 的 方式表达 对 儿子 的 感情和
关切 。他可能有很 多话要对儿子倾吐 ，但他什么
也没有说 ，只是静静地看着 ，看着……

父亲是正 月 初六第二次脑出血发病的 。在生
命垂危的十天里 ，我和妹妹们 日 夜轮流守候在他
身边 。他已经 口 不能言 ，滴水不能进 ，干渴折磨着
他，万恶的病痛折磨着他 ，但他神志却清醒 。晚上
当我一人守候在他身边的时候 ，他抓住我的手
臂，紧 紧地攥着 ，将我拉近 他的脸 ，嘴里 发出
含糊不清的声音 。我明 白 那是他在对我说话 。
我们父子俩平 日 很少用言语交流 ，如今却再也
不能了 。他只能用 手臂和眼神来表达 自 己 的眷
恋之情 。

父亲是一个普通的农民 。他一生与土地为
伴，他的汗水洒在 田 地里 ，他用 汗水哺养我们
长大成人 ，他用 辛勤的劳作支撑着一个普通的

农家 。他没有做出 惊天动地的伟业 ，他普通得象一片
树叶 。这片树叶用 自 己 一小点绿 色装点了这个 世界 。
秋天到来 ，它枯黄了 ，落到生长他哺 育它的土地上 ，
和大地又溶为一体 。

父亲 去 了 。他带走了 自 己 的一切 ，包括 中 国 传统
农民所承袭 的刻苦 、勤劳 、节俭 、朴实和坚毅 ，也包
括中 国 传统农民所承袭的封 闭 、短浅 、偏狭和固执 。
他又把这一切都留给 了我们 ！中 华民族的子孙啊 ！他
们将在父辈留给他们的遗产和重负 中 开辟 自 己 的路 。

愿父亲的灵魂在天国 安息 ！

我爱“一”
胡世敏 陶敏

一条 条 铁 路 、公 路
一幢 幢 高 楼 、大 厦
一座 座 场 馆 、医 院 、电 厂

一个 个 路 牌 、电 话 亭
一根 根 电 杆 、光 缆
一艘 艘 军 舰 、船 舶
一枚 枚 火 箭 、导 弹
一辆 辆 汽 车 疾 驶 而 过
一列 列 火车 一 日 千 里
一架 架 飞 机 翱 翔 天 空
一颗 颗 卫 星 飞 入 太 空

一个 个 ，一 座 座 ，一 条 条 ，一 根 根，……，
一架 架 ，一 艘 艘 ，一 列 列 ，一 辆 辆 ，……

有那 么 多 说 不 完 的 “一”，因 为有了 “一 ”
它的 崛 起 、落 成 、翱 翔 和 飞 入 太 空 ，

都无 不 和 税 收 密 切 相 关
都无 不 和 纳 税 的 奉 献 相 凝 结

我爱 “一 ”
因为 有 了 “一 ”
组合 成 了 千 千 万 万 个 “亿 ”

“一”

你展 示 着 纳 税 人 无 私 的 贡 献
你展 示 着 税 收 为 国 聚 财 的 丰 碑
你展 示 着 中 华 儿 女 的 自 豪 和 光 荣
你更 展 示 着 共 和 国 的 崛 起 和 辉 煌 。

“ 科 技 进 步 ，社 会 文 明 ”
需要 我 们 的 每 一 份 力 量 ，

“ 普 及 税 法 知 识 ，增 强 纳 税 意 识”，
需要 我 们 每 一 天 的 努 力 ，

“ 依 法 治 税 ，强 国 富 民 ”
更需 要 我 们 从 一 点 一 滴 做 起 。
我更 敬 “一 ”
因为 我 们 只 有 从 “一 ”做 起 ，
才能 为 祖 国 的 繁 荣 昌 盛
奉献 一 份 力 量
才能 汇 合 成 华 夏 子 孙 奔 腾 不 息 的 巨 大 精 神 力 量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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瞬 间 的 美 丽
散文 文/袁 国 艳

在学 校 里 ，我 一 直 是一 只 默默无
闻的丑小鸭 。

我没有优异的成绩 ，没有富裕的家
境，没有漂亮的脸蛋 ，没有模特的身材 ，
甚至没有一技之长 。在校友眼里 ，我只是
一个土得掉渣的 乡 下人 ，除了宿舍里打
开水 ，搞卫生之外 ，在其他的时候 ，我几
乎被人遗忘 。

于是 ，独 自 封 闭 在一 方灰 蒙 蒙 的
天空 里 ，吃
饭、上课 、睡
觉，过 着 简
单得再不能
简单 、单 纯
得再不能单
纯的 生 活 ，
没有 大 喜 没 有 大悲亦无 前进 的 动 力 。
日子 在 白 开 水 般 的 平 淡 中 悄 悄 溜走 ，
转眼临近毕业 。风花雪 月 也罢 、刻苦攻
读也罢 、大名鼎鼎也罢 ，四年的这一切
即将 结束 ，我有一种解脱的快感 ，又
有一种走 出 校 门 的迷茫 ，在复杂的心
境中 ，去 了最后一次校园舞会 。静静
坐在 角 落 里 ，看 人 影 翩 然 ，这 天 晚

上，人 出 奇的 多 ，大家抓住最后的机
会，尽情欢歌 ，互道珍重 ，是的 ，明
天，这些熟悉的面孔即将远去 ，从此
风云 流散 ，天各一方 ，浓浓的离别氛
围，拉紧 了彼此的距离 ，消散了 往 日
的眼 泪和恩怨……我竟也升腾起丝丝
眷恋 。

有一对舞伴旋到了我的眼前 ，其
中一个是同宿舍的静 。平 日 并不知心的

她，此刻
竟向 我频
频回头 ，
挂着真诚
的微笑 ，
后来随着
舞步又旋

走了 。回 到宿舍 ，静神秘而认真的告
诉我：“舍 长 ，今天 ，在舞会幽幽的
灯光 中 ，我发现有位拖着下 巴 、静静
地坐 在 角 落 的 女 孩 很 美 ，走近 一 看
呀，原来是你”！

我终于在别人的眼里灿烂了起来 ！
那天 的毕 业 晚 会 告 诉我 ，美 是 因

情而生的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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昔日 曾 读到过一首诗 ，全
诗记不清 了 ，但 “水 乡 的路/
水上铺/出 门 串 门一柄橹”的
诗句却深深地烙在心里 。

家在 江南 ，半丘陵地带 ，
不见 山 高林密 ，翠竹横生 ，秋
果满树景色 ，但出 门 见低低矮
矮的小 山 却是常事 ，春夏之交
那洁 白 的茶子花伴满坂油 菜花
也不失 为一景 。白 露过后 ，满
山遍 野 的 是成群结队 采摘油 茶
籽的少女 少妇 。村寨
四周 ，纵 目 四望 ，不
见长河 ，少见小溪 ，
伙伴们常在圹堰 里学
得游泳 ，大 部分属旱
鸭子 ，在故 乡 ，最 多
见的 是茶园 、田 坂 。
秋月 里 ，翠 绿 夹 金
黄，铺晒着村民的欢
乐。

有一 年 ，缘于工
作关 系 ，我乘车来到
浙东 南塑料之 乡 。这
是个 典 型 的 水 乡 环
境，一 望 无 垠 的 桑
田，连 高 出 楼房的土
坡也极 少见到 ，汽车
在公路上奔驰 ，光个
把时辰就要过 几十座
桥，水 系 密如蛛 网 ，
水中 长菱 、长葫芦 、
长荷 。水 路上 ，篷船
只只 ，白 帆点点 ，多
见的是家家户 户 的木
桨船 ，乌篷船 。简直
象内 陆 地 区 的 摩 托
车、自 行车流 。渔家
靠小船穿梭水 中 ，去
办货 、去 串亲 ，船来舟往 ，繁
忙的真叫你 目 不暇接 ，这情景
真的 应酬 了 诗人 笔下 “出 门 串
门一柄橹”了 。

离开 家 ，我 来 到 水 乡 ，
一切 都 感 到 新 奇 ，感 到 茫
然。住 进 朋 友 家 后 ，头 两
天，在 这 陌 生 的 地 方 ，只 能
用双 脚 丈 量 土 地 ，用 双 眼 凝
望水 城 ，有 时 天 不 亮 就 爬 起
床，到开阔 的地平线上 ，看瞳

瞳红 日 从东海的海水 中 腾升 。
黎明 ，水 雾好大 ，袅袅依依 ，
吸口 气都感到很清新很惬意 。
太阳跳 出 海面的时候 ，哟 ，真
是美极 了 ，犹如一个大 火球 ，
让雾 霭 托 着 、拱 着 ，海 水 涌
动，一片金 色 ，连 点 点 白 帆 也
镶起 了 金边 ，在 内地 ，这 日 出
的情景怕就得靠想象不成 。

吃，在这 里全 是海货 ，海
蜇皮 、大虾 、大蟹 ，还有叫不

来名称的海鱼 。朋友
的父亲 是个朴实墩厚
的渔民 ，好 多 水产都
是出 自 他的手 。朋友
的母亲时常在外地跑
业务 ，到贵州 、到 内
蒙、到江西 。主人很
好客 ，见我到来 ，一
家人都客气得很 ，餐
餐海鲜 变换不断 ，在
这里 ，领略到渔民情
真，叫 我终生难忘 。

朋友是 个二十好
几的 小伙 ，人精 灵 ，
又没 有 成 家 ，整 天
伴陪 着 我 转。刚 到
第三天 ，他就同 父亲
推下一艘带双桨的小
木船 ，乐 乐地邀我上
船驾 桨 ，我 心 怔 怔
的，着实 害怕 。他手握
一把桨 ，交我一把桨 ，
教我划起船来 。起先 ，
船在 河 中 打旋 ，逗 得
水鸭 水 中 乱 扑 腾 ，两
个小 时 后 ，真 怪 ，
握桨 的 手 滑 落 了 许
多，船 可 进 可 退 。

这一 天 ，我 们 尽 情 划 船 ，还
划到 几 里 远 的 小 村 把 船 缠
在埠 头 上 ，上 埠 去 买 东 西 ，
这一 回 爬 上 岸 来 ，手 酸 了 ，
腿软 了 ，心 里 却 蜜 甜 蜜 甜 ，
每每 想 起 还 挺 乐 的 哩 ！

水乡 半 月 ，让 我 阅 读 了
人生 美 丽 的 时 光 ，阅 读 了 水
乡的 情 怀 ，当 我 离 开 时 ，心
中不 免 生 发 了 恋 情 ：美 的 水
乡，我 还 会 来 的……

★话说陕西县市

岐山的臊子面
文/德 周

据传 ，远在新石器时代 ，原始社会的先民
已经在岐 山 这块土地上劳作 ，繁衍 ，生息 。到
了奴 隶 社 会 的 商 朝 末 期 ，有 凤凰 在岐 山 上 长
鸣，产 生 了 奴 隶 社 会 的 最 后 一 个 朝 代——周
朝，使 中 国 的奴隶社会又延续 了 几百年 。所 以
从那时到现在 几 千 年过 去了 ，岐 山 一直远扬美
名——凤鸣岐 山 。

其实 ，岐 山 得以美 名远扬天下的是岐 山 臊
子面 ！

传说西周初年 ，文王姬 昌 带人狩猎 ，走到
渭河边 ，恰好残害 百姓的蛟龙又要 出 水作恶 ，
文王 一 声 令 下 ，众 将 士 万 箭齐 发 ，射 死 了 蛟
龙。传说蛟龙 肉 吃 了可以驱恶除邪 ，将士们把
蛟龙抬回 去后剁 成厘米 见方的小块 ，加上佐料
在锅 内 炒成 烂 熟 的 臊 子 。现 在 叫 烂

（ 音 lan）肉 或 烂 臊 子 。肉 烂 好 刮
出，在 锅 内 调 好 汤 加 上 烂好 的 蛟 龙
肉。再把煮好的面条捞在碗 内浇上汤
吃，只吃面 ，不喝 汤 ，吃完面再把汤
倒入 汤锅 ，继续捞面浇汤吃 。这样每
个将 士和附近 乡 民都吃到了蛟龙 肉 。那时 ，这
种面叫 “蛟汤面”。

没想到吃了这顿面的人都觉得面这样做 着
吃太好吃了 。于是大凡小事 ，大小 节 日 ，自 己
家里 也这样吃面 。一传十 ，十传 百 ，几千 年过
去了 ，臊子面仍然是岐 山 人民最喜爱 的吃食 。
又因 为 汤 很 煎 （烫），面 很 长 ，吃 面 时 吸 着
吃，嘴里 发 出阵阵哨声 ，人们 又给它起 了 一个
美名 叫 臊子面 ，而且这种 叫 法既新鲜 又神秘 ，

得到 了 大 多数人 的喜 爱与 认同 ，于是这种叫 法便
最普遍 也 流传最长远 了 。

各位朋 友走州过县 ，如果您仔细观察 ，那岐
山臊子面 的招牌在大街小巷中 可能是很 多 的 了 。
作为岐 山 人 ，不管到北京上海 ，还 是天津广州 ，
若然看 见岐 山 臊子面 的招牌 ，那亲 切感实在无法

用语言形容 ，一股 自 豪感 也会油 然而生 。
臊子 面 在 岐 山 确 实 吃 出 了 味 道 ，吃 出 了 水

平。看你说是逢年过节 ，拆屋盖房 ，婚丧嫁娶 ，
还是生娃做满 月 ，号 日 （re音 ）子 过周 年 ，走亲
戚来 朋友 ，不管你是贵客还是仇人 ，只要来到咱
家，无不 以臊子面做为表示心意的吃食的 。

臊子 面吃起 来 ，真是别有一番风光 。拿结婚来
说，坐在席里 ，饭量好的人 ，吃七八碗不放手 ，吃十
来碗正好 ，吃个二十来碗 ，才饱 。这可不是吹牛 ，盖

因盛面的碗不甚大 ，一点点 ，面也捞的不甚 多 ，一
筷头 ，只吃面不喝汤 ，所以就有吃很 多碗面的人 。
人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 ：坐席只要早上的臊子
面吃好了 ，中 午的凉菜炒菜吃多吃少无所谓 。

你再看锅跟前 ，下面的 ，捞面的 ，浇汤的 ，往席
里端饭的 ，个个手忙脚乱 。娃们急着上学校 ，坐在

席里嫌吃得慢 ，干脆 自 己在锅跟
前端着吃 。坐着吃的 ，蹲着吃的 ，
站着吃的 。有的把面挑高从下往
上吃 ，有的把面在筷头缠成一大
块往嘴里塞 。你端着面汤洒 了 ，
他端着汤碰在别人身上 ，大家都

一笑 了之 ，反而增加了婚礼的喜庆热闹气氛 。
一顿臊子面吃下来 ，我问你吃了 多少碗 ，你问

他吃了 多少碗 ，最后异 口 同声地说 ：“这顿面一下
吃好了！”做饭的人听见了连忙表功 ：“你们吃好
了，我们比拉一天架子车还乏人！”

凤鸣岐 山 创造了臊子面 ，岐山也因臊子面而
驰名 。阁下如果赏光来岐山 ，我定以正宗臊子面来
款待 ，让你吃香 、吃好 、吃饱 ，把凤鸣岐山一辈子也
忘不了 。

深潭
徐慧 屏

在那 森 林 的 深 处
有一 汪 碧 潭 我 久 久 惦 念
我拣 起 一 粒 石 子
用力 想 打 一 个 漂 亮 的 水 漂 儿
可那 深 潭 把 石 子 儿 吞 没
无声 无 息
我又 站 在 远 处 投 进 一 粒 石 子
可它 还 是 没 有 一 点 涟 漪
试问 那 潭 你 已 干 枯 了 吗
你已 失 去 灵 性 了 吗
你已 忘 记 那 位 林 中 少 女
曾在 你 的 碧 潭 中 沐 浴 梳 妆
欢快 的 笑 声 在 你 碧 波 磷 磷 的 水 面 上 撒 欢

哈
哈：

它
还
想
占
点
地
方
！

广
成

幽默笑话
这是骑着
驴儿 寻 驴
神祗 是 祖 先 的 影

像，平时卷起来保管 ，
大年初一要挂在堂屋 ，
让全家叩头祭祖 。

除夕 ，月 发 扫 净 了
北房 ，把 一 卷 神 祗 夹 在
两腿 中 间 ，站 在 靠 墙 的
桌子 上 ，先 往 墙 上 钉好
钉子 ，然 后 扭 回 头 对老
婆说 ：“把 神 祗 拿 来！”
老婆指着他两腿夹着的
神祗 说 ：“老 糊 涂 ，你腿
胯夹的那不是？！”

他低头 一 看 ，扑 哧
笑了 ：“啊 呀 ，这 真 是骑
着驴儿寻驴哩。”

词性

老师：“你 们 谁 知
道，‘鸡 蛋 ’这 个 词 是 什
么词性？”

学生 ：“这还要看孵
出的 是 公 鸡 还 是 母
鸡！”

死海
地理 复 习 课 上 ，老

师问一位学生 ：“你知道
死海在什么地方？”

这位学生答道：“不
知道 ，因 为 这 海 已 经 死
了。”　（丽 娜 ）

★走遍中华

榕
湖
秋
夜

散
文
散
文

文
/
吴
广
升

桂林古南门 前 ，天造地设
般生就一棵巨榕 ，一条古老的
护城河流至此 ，幽幽的积成一
湖水 。在秋水淡淡 的 照射下 ，
树影婆娑 ，水 色天光 ，便有 了
榕湖的奇观 。

一轮弯 月 静 泊在无边的夜
海，象一条亮亮的银船 。
三人 合 抱 不过 的 榕 树 ，
郁郁 苍 苍 ，无 数这 样 迷
人的 秋 夜 ，晶 莹 的 露 珠
的亲吻和 月 光温柔的抚
摸，才使庞大的株叶伸展
为陶醉夜游者的巨伞 。夜
深人静了 ，老人和孩子都
把对榕湖的依恋写进梦乡
了。只有光滑的石凳上 ，
一对对紧紧相依的情侣将
青春溶进这良辰美景 ，甜
言蜜语之 中 。榕湖 ，你是
我梦 中的情人呵 ，我远道
而来与你亲近 。

告别古榕 ，沿湖堤而
行。株叶之间星星点点漏
下月 光的是桂花树 ，拂来
一袭 清风的是扬翠的细
竹。风过时 ，清纯的桂花
香直扑人的心脾 。抬头可
观精灵船的桂花 ，摇曳于
月色朦胧之中 ，俯首可赏飘零而
下的花儿满地 ，怜香惜玉之心顿
起，不忍践踏 。飘游在湖面上的桂
花，如仙女聚聚散散 ，留下一湖的
清香了 。我羡慕起闻名天下的漓
江来 ，湖水流出 ，漓江不成了百里
香江吗 ？

湖中有一孤岛 ，一桥曲曲折
折将我引至 。岛不大 ，一亭翼然其
上，树木独成风景 ，石凳出奇的光
滑，不知消磨了 多少游人的时光 。
无风树不语水无声 ，树尽显其刚 ，
水尽展其柔 。一只不知名的水鸟
扑楞楞地飞过水面……我沉醉在
榕湖的静谧里 。不知何时 ，凉风渐
起，水波隆起背 脊 ，明 朗 的 月 光

下，波光 闪 闪 ，似撒了 无
数碎 金 。孤 岛 泊 在 湖 水
里，我 的 心 也 泊 在 湖 水
里。孤岛 ，孤岛 ，你是孤独
的，我却从此拥有榕湖的
—切 ，人生还会孤苦吗 ？

榕湖是桂林的一 只
慧眼 ，她 穿 越 了 久 远 的
时空 。北 宋 著 名 诗人 黄
庭坚 ，在 流 放 的 路 上 偶
遇榕 湖 ，在 匆 匆 来 去 之
间，把 生 命 的 激 情和 感
慨化作 诗篇 ，留 给 榕 湖
那只 孤 零 零 的 扁 舟 。教
育家 马 君 武 择 湖 而居 ，
足迹 印 在 湖 泥 的 清 香
里。大 文 豪 叶 圣 陶 夏赏
雨落 榕 湖 ，郭 沫 若 题 写
榕树楼成为永恒……历
史赋予榕湖太 多 不朽的
胜迹 。我寻 觅凭 吊 ，感慨
万千 。这 些 美 妙 的 名 人

遗迹 ，在 白 天一定游人如织 ，而
今夜我可 以 独 自 赏 用 ，不 正 说
明我与榕湖有独特的情缘么 ？

我就这样把一夜的时光交
给了 榕 湖 ，把 一 生 的 回 味 留 给
了榕 湖 。人 间 要 是 处 处 象 榕 湖
一样美丽 ，该 多好 ！

玻璃 杯 的 故 事
散文 文/李 智

读高 一时 ，为 庆祝圣诞节 ，英语老师特地组织 了 一次 活动 。当 老
师宣 布 “凡参 加 活动的 同学均会获奖 ”时 ，大家 沸腾 了 。尤其作 为文
娱委 员的 我 ，特别兴奋 。

然而 ，那个 晚上 ，英语老师却突 然 宣 布 ：由 于圣诞 节 是西 方 人的
节日 ，所 以各种节 目 均用 英 语 ，包括说话 、唱歌 。我心底 暗叫 苦 ，老
师教的 英 语我最 多 知 道一半 ，别 说用 英 语 了 ，就是用 汉语 ，我 也常词
不达意 。

所以 ，我 安 静 了 下 来 。尽 管 其 他 同 学 在 台 上 丑 态 十
足，甚 至 有 的 说 英 语 还不 如 我 ，然 而英 语 老 师都忙着让 表
演了 节 目 的 同 学抽奖 。在 那时 的 我 们 的眼 里 ，诸 如 钢 笔 、
笔记薄之 类 的 东 西也 够丰 足的 了 。

旁边 一 位 同 学捧 着 一 本 豪 华 笔 记薄 ，瞅 瞅 我：“为什
么不试试？歌唱 家。”我 白 了 他一眼：“我 不行。”而心里直哼哼 ：
瞧你那样 儿 ，本人不比你差 。

我终于下 了 决心要试试——我避开 大伙 ，到 了 外面 ，用 钢笔 飞 快地
在纸 上写 了 一 行 字 ：请 李智 为 大 家 唱 一首 中 国 歌 。心里 有 点 紧 张 ，做贼
一般 ，把纸条 交给 了一个不太熟悉 的 同 学：“请递给英语 老师。”

很快 ，纸 条 被 传 到 英 语 老 师手 中 ，她看 了 下 ，然 后宣 布：“这是一个
同学 写进 来 的 纸 条 ，他 想 请 我们 的 歌 唱 家 李 智 为 大家 唱 首 英语歌 曲。”

我的头一下子涨 了 几 倍 ，心里直 嘀咕 ：这 是咋 回事？但是我 已 经 身 不 由
己了 ，待我反应过来时 ，我 已 被好事的 同 学推上 了 台 。站 在台 上 ，我想纸
条已 不 能 够 看 了 ，而 英 语歌 曲 我 的 确一 首 不 会 。我 反 复跟 英 语 老 师说
明，并保 证一个 星 期 内 学 会 一 首 英 语歌 。得到老师 同 意 后 ，我勉强 唱 了
一首歌 。之后 由 我抽奖 ，结果 ，我抽到一只 精美 的玻璃杯 。

不管 怎 样 ，我 珍 视这 只 “来 路 不 正 ”的 玻璃杯 ，把 它 放 在 我 的 书 桌

上，以 使让它提醒我 ：好好学英语 。
春节 ，表 弟来玩 ，第一眼便瞧 见了 我桌上 的玻璃杯 ，便 向 我要求

用这玻璃杯盛水 喝 ，我没 答应 ，并告 诉他 ，这是我怎么怎么得来 的 ，
当然 省 去 了 其 中 的 “奥 秘”；而且警告他 ，不 许碰杯子，“不 然 我会
对你不客气。”

尽管 表 弟很淘 气 ，但在我的 恐吓 中 ，他也显 出 了一丝畏惧 。表弟
七岁 ，刚 读二年级 。说起 表弟 的顽皮 淘气 ，就令人可笑 可气 。一次 表

弟做 错 了 事 ，被 老 师 发 觉 ，狠 狠 地批评 了 他 ，并 说 了 负 荆请罪 的故
事。下课 后 ，表弟抢 了 女 同学 的 绳子 ，叫 同 学把 自 己 绑上 ，准 备 向 老
师“负荆请罪”，结果表弟还 未到办公室 ，被抢绳子 的 同 学哭哭啼啼地领
着老 师 来 了 ；表 弟 不顾老师 的 愠 怒 ，一 下 了 跪在 老 师 面 前 ，嘴 里 直 嚷 ：
“ 老师 ，我有罪 ，我知错……”结果惹得老师和在场的 同学哈哈大 笑 。

这不 ，寒 假 中 ，表 弟 不 顾我 有 重 任——寒 假作业 在 身 ，成 天嚷 着带
他出 去 玩 。那 天 ，我 在 书 桌 前 读 着 一 本 精 彩 小 说 ，正 过瘾
时，表弟 冲进 屋 ，拉 着 我便要 出 去 ，我那有 心思 ，便断然拒
绝了他 。表弟仍在 一边 念 叨 ，我烦透 了 ，便冲 出 门 ，反扣上 ，
到客厅读小说 。无论表弟怎样求开 门 ，我都 当 成耳旁风 ，最
后警告 他勿 再 闹 了 ，带着挑衅 的 口 吻说：“只 要你想办法迅
速叫 我开 门 ，我就带你 出 去玩。”表 弟 “嘎 ”地停 止 了 嚷 叫 ，

一会 儿 说：“表哥 ，求求你开 门 ，我没办法。”我说：“没办法就好好呆着。”
表弟带着哭腔说：“那好 ，只 要你保证开 门 后 不打我。”我一边看书 ，一边
随口 说：“保证不打你。”

“ 叭！”我的话音刚 落 ，只听到一声脆响 。
表弟 在 屋 里 说：“表哥 ，你 的 玻璃杯掉地 上 了。”我一下子 从 沙发上

弹起 来 ，冲进屋 ，很 明 显 是 表 弟 所 为 ，我 高 举 着 书 ，准 备 泄愤 ，而表 弟 不
慌不忙：“君子一言既 出 ，驷马难追 ，你刚 才咋说的？”


